
合浦与徐闻在海上丝路始发港地位与作用的比较研究

邓家倍

《汉书·地理志》两次谈到中国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航船起航时明确指出：“自

合浦徐闻南入海……”“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
[1]
这是有关

中国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最具体、最详细的记载，这两段史料充分表明，

合浦与徐闻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历史地位，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在有关中国汉代海上丝路始发港的研究中，以往仅仅局限于各自引经据典，

论述合浦与徐闻是汉代海上丝路始发港，而对合浦与徐闻在汉代海上丝路始发港

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比较研究这一课题至今缺乏关注。本文试在这方面做一些比较

探讨，以求教于海内外有关专家。

对于合浦与徐闻在中国汉代海上丝路始发港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比较研究，虽

然还缺少专题论述，但有的论著或多或少有所涉及。有的学者认为，合浦与徐闻

同具优势。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邱立诚持这一观点，他认为：由于古代造船技

术和航海能力限制，不能远离海岸航行，决定了从岭南到东南亚等的航程，在离

开大陆最后的基地，“徐闻港较具优势”，“合浦港也是如此”
[2]
。有的学者则认

为，徐闻独具优势。湛江港务局陈立新持这一观点，他认为：汉徐闻港无论在航

海、中西文化交流、军事地理、政治经济上“都有着崇高的地位和作用”，“如果

没有徐闻港，西汉时期就不可能有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这一历史进程至少要推

迟到东汉风帆出现之后才会发生”
[3]
。言下之意是，徐闻港的重要性已经到了独

一无二的地步。事实是否如此呢？

笔者认为，合浦与徐闻并非同具优势，也不是徐闻独具优势，而是合浦比徐

闻更具优势。具体表现在：

一、地理条件比较

徐闻港的地理方位究竟在何处，至今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确切地址。一说可

能在“今海康县城郊”
[4]
；二说从地理学角度去分析是在“今海康县东部的雷州

湾”；三说在“今徐闻县五里乡二桥、南湾、仕尾的半岛形岬角一带”，即“雷州



半岛的最南端”。这是广东众多专家“到今徐闻、雷州市考察后形成了结论”
[5]
。

这“三说”论均指汉徐闻港在徐闻县境至雷州半岛范围（相当于今遂溪、雷州、

徐闻三地及湛江市与遂溪县衔接的部分）。

1．对徐闻港“三说”论的港址地理条件的分析

先谈“一、二说”。首先，海康县（今雷州市）城郊和雷州湾至今未发现汉

代大片遗址或墓葬；其次，虽有南渡河流入雷州湾，但该河不流经雷州市城郊，

而且它是一条源头短（源于遂溪）、河床浅、水位低、运量有限的小河；再次，

徐闻陆地南北距离少说也超过 100 公里，但当时陆地交通尚未开发，这样的古港

地理条件可想而知。至于“三说”——位于雷州半岛之最南端，也是不科学的。

一是因为该地面向汹涌澎湃的琼州海峡海域，且是海鲨出没的海上交通禁区；二

是因为该地乃风（台风、龙卷风等）、雷、旱、涝、潮等自然灾害多发地段；三

是因为该地周围没有大山、岛屿作屏障，难以挡风阻浪，不利于航船进出、停泊。

这样的古港地理条件，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的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海上丝路航线

上最适合的候风港”
[6]
。

2．部分官方人士和学者对汉代徐闻港地理条件的分析

广东省湛江市政协主席陈光保为《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雷州城》

一书写了序言，序言对雷州半岛的地理条件有一段精辟而高度概括的表述：“雷

州虽然历史悠久，但因地处边陲……秦汉以前，这里属‘蛮荒’，之地，被人视

为畏途。唐代宋代时期，这里仍是荆榛未辟，人迹罕至，为贬发谪宦和罪人充军、

流放之地……以迄建国前夕，这里是风、旱、潮、涝、雷、电‘六害’俱全，地

瘠民困，是一片‘几个土坯一个灶，几把稻草一间屋，一条竹竿全家当’的荆条

世界。”
[7]

有学者认为：汉徐闻充其量是一个内海交通中转港。原因是徐闻一无内陆大

河作运输依托，二是土地贫瘠干旱，三是多风（台风、龙卷风）、雷、旱、涝、

潮等多种自然灾害袭击，四是无阻挡风浪之屏障。因此，各国商贾和使者不可能

弃合浦港而东去几十公里到达徐闻港登岸，然后千里迢迢、长途跋涉到长安或中

原。汉使节和商贾更不可能从长安或中原穿越万重江河、跨过千重峻岭到徐闻，



然后在徐闻港乘船远涉重洋到达东南亚各国
[8]
。

综上分析，不管汉徐闻港在上述“三说”中的任何一个地址，其地理条件都

不甚理想是不言而喻的。

3．合浦港的优势

反观合浦港则完全是另一番天地。

一是天然良港。关于合浦港的具体方位，多年来众说纷纭。经过广西考古工

作者漫长艰辛寻访和科学论证，终于破解了这一千年谜团，得出了西汉合浦城

（港）在今合浦县石湾镇大浪村委古城头村的结论。该古城（港）在西汉时仅延

续了 100 年左右，至东汉因河道淤积、航海技术发展等原因，合浦城（港）迁移

到现廉州镇。故有的专家经过有理有据论证后，推断汉代合浦城（港）就位于现

今“合浦县城廉州镇”
[9]
。不无道理。

石湾镇大浪村委古城头村一带，是当时南流江出海口，现在的廉州镇西面还

是一片汪洋，可见西汉时合浦港是个江阔水深、面向浩瀚南海的大港，特别合浦

港东部有雷州半岛和北海冠头岭，东南部有海南岛，挡风阻浪，为古航船装卸货

物、供给食品、淡水乃至避风防暴提供极大的便利与安全，是古代天然良港。《廉

州府志》称：“廉郡合浦，面海靠山，数万里海面辽阔，逼近郡城。”《方舆纪要》

也称：合浦“南濒大海，西距交趾，固两粤藩篱，控蛮夷枢要”。中山大学张荣

芳教授是研究秦汉史名家，他经过充分论证后指出：汉代合浦，是一个依山临海

的天然港口，中国远洋巨舶由此出发，到东南亚各国进行通商贸易；而来中国贸

易的外国船舶也从合浦港登陆，“外国使者和商人，要取得与中原的联系，必经

合浦”
[10]

。

二是交通枢纽。合浦港是南流江、北流江、西江的出海口，秦凿通灵渠和桂

门关后，合浦与长江、中原联成水上网络。往西北溯西江而上达云、贵、川，往

北溯桂江而上至湘乃达中原，往东到东南沿海各港口，往南至东南亚等世界各地

比徐闻近，起到河、海、陆（西汉陆地版图上除河运外，有的地方还有陆运参与）

混合联运的作用，占有河口港、海港、陆地三方结合运输的便利条件，成为河运、

海运、陆运的交通枢纽，这就是合浦的港口优势。中山大学司徒尚纪等认为：“北



部湾沿岸是西汉帝国海上交通枢纽”，“其中合浦港地位至为重要……这也为中外

学术界认可”
[11]

。

三是河流纵横。合浦河流众多，纵横交错，大小河流 93 条，总长约 558 公

里，其中较大河流 7 条，大的河口 5 个，集雨面积 25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 23条，

河流县内流域面积约 2323 平方公里，多年平均流量为 287.75 立方米／秒
[12]

，入

海的南流江常年不冻，水量丰富，船舶运量大，航运价值高。所有这些编织成以

合浦港为中心的水上交通网络，为开发和发展合浦始发港提供了优越的自然地理

条件。

四是土地肥沃。合浦位于北部湾西海岸，地处南亚热带，是典型的季风型海

洋性气候，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热量充足，雨量充沛。加上方圆达 70多万亩、

土地肥沃的南流江沿岸大平原（列广西第二大平原），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出口的

桑、麻、珍珠生产提供了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

五是有纵深经济腹地。除了合浦及合浦东部雷州半岛、东南部海南岛、北部

贵县（今贵港市）有大量出口货源外，还有与合浦在水上交通联成一体的云、贵、

川、湘等内陆省份丰富的名优特产。合浦如此纵深的经济腹地，是徐闻无法比拟

的。

值得一提的是供出口的享誉国内外的合浦珍珠业。珍珠在国人心目中历来就

是财富的象征，上至帝王将相，下到普通大众，无不以珍珠作为喜爱和追求的对

象，到了汉朝更是如此。合浦珍珠历史十分悠久。据《后汉书·循吏列传·孟尝

传》记载，早在汉代以前，合浦珍珠业就已相当发达。汉以来，合浦已成为岭南

主要珍珠产地和闻名全国的珍珠生产基地。西汉成帝时（前 32-前 7 年），有名的

京兆尹王章遭大将军王凤诬陷冤死，其妻被发配到合浦后，以采集和经营珍珠为

生，八九年间积蓄财产数百万（一说数万），说明当时合浦珍珠业发达的状况。

珍珠是稀世珍品，历来为地方官员搜刮掠夺的对象。相传由于汉时派驻合浦

的地方官员贪得无厌，过度采集，又禁止民间珍珠交易，导致合浦采珠业萎缩，

珠量锐减，珍珠纷纷迁到其他海域去了。东汉顺帝年间(126-144 年)，循吏孟尝

出任合浦太守后，革易前弊，大驰珠禁，采取保护与发展相结合的适量采集措施，



几年间合浦珍珠业又得到迅速发展，原来迁到其他海域的珍珠又纷纷回到合浦海

区，这就是千古传诵的“合浦珠还”传说的由来
[13]

。孟尝为恢复和繁荣合浦地区

采珠业和商贸做出了重大贡献，理所当然深受普罗大众的爱戴与怀念，名垂青史，

成为东汉史上著名的十二位“循吏”之一。

合浦珍珠又称南珠。“南珠”名称最早见于唐朝，但没明确注明南珠产地。

北宋元符二年（1099 年），郑雯在《岭南小识》一书云：“合浦产夜光（珠），也

称南珠，产自杨梅（即合浦东南海域杨梅池——笔者注）者佳。”清朝李调元在

《粤西杂录续编》一书又云：“合浦疍民（即珠民——笔者注）为采南珠多葬鱼

腹。”这两书作者都明确而且肯定南珠产自合浦，尤以杨梅池产的最佳。南珠向

以“凝重结实”“浑圆莹润”“璀璨夺目”“质地上乘”而冠群珠之首，成为世界

名珠。明末清初名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一书中评价说：“东珠（即日本产—

—笔者注）不如西珠（即欧洲产——笔者注），西珠不如南珠。”故“中国历代都

把合浦珍珠当作向朝廷进贡的稀世珍宝”
[14]

。当时合浦既是珍珠的重要产地，又

是珍珠的集散地与出口基地，合浦珍珠作为重要出口商品，驰名国内外。

从合浦的以上优势，对比土地贫瘠、灾害频繁、缺少大块平原腹地、没大河

运输、没避风港湾、属丘陵地带的雷州半岛，哪个好哪个差，不需解释便一目了

然。

二、汉墓群比较

历史是一面镜子。汉墓群的范围、汉墓的数量、汉墓的规模、汉墓里的随葬

品精粗与多寡等，可以折射出当时两港经济文化繁荣程度及其地位与影响。

1．徐闻汉墓群

一是汉墓数量少。徐闻先后于华丰、仕尾、巷头等地发现汉墓 290 多座，统

称“徐闻汉墓群”
[15]

。

二是汉墓范围窄。徐闻已发现的汉墓主要集中在五里乡二桥、南湾、仕尾的

半岛形岬角一带，超过 200 座，约占徐闻县已发现汉墓的 2/3，其范围东至五里

乡，西至华丰岭，北至城南乡
[16]

。

三是汉墓规模小。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五里乡二桥村后那间闸东坡汉墓，墓道



长 4.63 米，宽 1.6 米，深 80 厘米，出土怪兽纹铜铺首、五铢钱、小陶缸、陶灶、

陶屋、陶之足斧、陶提桶、陶壶盖等，共 23件，“此墓是迄今为止粤西地区发现

的最大汉墓”
[17]

。其实这些都是普普通通的出土文物，“徐闻汉墓随葬品不奢侈，

大部分属实用品”
[18]

。

四是汉墓随葬珍品少及其铸造与烧制工艺低。比较有价值的有两件，第一是

1993 年在五里乡二桥南湾村发掘到的“臣固私印”，质地为铜，纽式为龟，经鉴

定为西汉印，国家二级保护文物，官位相当于享受两百至一千石（十斗为一石）

俸禄的郡守、郡尉、太守、都尉、御史等朝廷命官；第二是 1990 年和 1993 年在

仕尾、二桥和南湾村两次挖到 3 件“万岁”瓦当，经鉴定为西汉中期，相当于西

汉郡县制的郡级官府、官室、宫殿的建筑材料
[19]

。

以上就是徐闻汉墓群的汉墓数、汉墓范围、汉墓规模、汉墓随葬珍品等简要

概况。

2．合浦汉墓群

一是汉墓范围广。合浦汉墓群遍布县城廉州镇北、东、南三面，南起环城乡

禁山村，北至偏东的清江村，东西宽约 5公里，南北长约 18公里
[20]

，方圆面积

约 90平方公里。

二是汉墓数量多。据考古调查，地面保留有汉墓达 6000 多座
[21]

（一说合浦

原有古汉墓 1 万座以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挖掘的汉墓累计近千座，已知有

汉、晋、南北朝、宋、明、清各代的墓葬，绝大多数以汉墓为主。

三是汉墓规模大。其中规模最大的望牛岭 1 号汉墓，封土直径 14 米，高 5

米，整个墓室、墓道长 25.8 米，最宽 14 米，深 8.8 米，墓室呈“干”字形，分

主室、甬道、左右耳室、墓道等部分，是一座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官墓。

四是汉墓随葬珍品多且其铸造与炼制工艺高。1971-1986 年挖掘的望牛岭 1

号墓随葬品有 245 件，堂排 2号墓有 230 件，风门岭一座东汉墓有近 260 件，堂

排 3 号墓随葬玻璃珠达 1080 多粒，和廉州灯泡厂 1 号墓随葬玻璃珠 800 多粒。

在众多随葬品中，金戒指、金手镯、金球、银戒指、铜铁、玉、玛瑙、琉璃等珍

品，几乎应有尽有，随葬品种类之多令人惊叹，且器物排放对称，纵横成行，井



井有条，再现了墓主人生前的富有与奢侈生活。其中有两件提桶内壁书写着“九

真”字样，考古专家据此推测墓主曾任九真郡太守或相当郡守一级命官。随葬品

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薄胎青铜器上用坚而精细的金属工具，錾凿和镂刻出繁复

精致的几何纹样和动植物图案，显得特别精美华丽，工艺之珍贵精巧令人叫绝，

充分反映出当时青铜器铸造和烧制工艺已经达到很高水平。特别要指出的是，合

浦县博物馆至今收藏的出土文物 5000 多件，其中国家级文物 21件，包括铜凤灯、

三足盘、铜屋等国家珍贵文物，部分文物曾人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

展品，先后到亚、欧、美三大洲的日本、马来西亚、荷兰、比利时、加拿大、墨

西哥等七国巡展，有关资料人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和《全国文物精华》等国家

级典籍。

总之，合浦汉墓范围广，墓数、随葬品、出土国家级文物之多，墓葬品之精

美及其铸造与烧制工艺之高，在全国是少有的，更是徐闻墓所望尘莫及的，有人

把合浦汉墓群与西安秦始皇陵兵马俑相媲美，充分反映了汉时合浦经济文化繁荣

及其始发港地位比徐闻港更重要的历史事实。

三、交通条件比较

纵观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发达商贸港的形成与发展，既与其深广的经济腹地密

切相关，也与水上交通方便、快捷、安全等息息相关。合浦除了比徐闻具有天然

良港、交通枢纽、河流纵横等三大优势外，还具有两大水上交通优势：一是航程

最近。众所周知，中原与岭南之间横着南岭，南岭山高险阻，汉时道路未拓宽，

交通受阻。自从凿通灵渠和桂门关后，中原至合浦水上交通大动脉开始形成，这

条水上交通大动脉也成为中原至合浦入南海通往世界各国最主要、最近便的航

道，不仅比从中原经长江沿东南沿海入南海的航程近，而且比从中原过灵渠入西

江经番禺、徐闻入南海的航程近，对加快发展中外商贸交通与确立我国经济的重

要历史地位意义重大。二是航行安全。从中原经长江入南海和从中原过灵渠经番

禺、徐闻入南海，都必须经过东南沿海一段很长的海路，风大浪高，风险相对较

大；而从中原过灵渠和桂门关到合浦入南海全是内河水路，避免了东南沿海狂风

巨浪的冲击，人员和货物相对安全，自然增加了社会、经济效益与国家财富。在



汉时科技和陆地交通欠发达的条件下，这一优势自然就决定了合浦港在内外商贸

交通中的特殊地位。

合浦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很大程度上是充分利用了中原至合浦这一水上交

通大动脉，徐闻则只是间接利用了这条水上交通大动脉，所以，合浦的交通优势，

徐闻是无法比拟的。

四、军事条件比较

从地理位置重要性的角度看，汉时徐闻港南扼琼州海峡，为琼郡（海南岛）

出入咽喉，被历代军事家们看重，有“坐雷吊琼”之说。据苏东坡《徐闻伏波庙

记》记载，汉有两位伏波将军（即西汉路博德与东汉马援——笔者注）到过徐闻，

参与平定琼郡少数民族反汉叛乱。路博德赴徐闻至今未见到具体记载，马援则是

在东汉建武十九年（43年）平定交趾征侧、征贰姐妹叛乱后，经合浦到达徐闻，

并以徐闻为依托，进行军事训练和物资筹措，渡海攻海南诸郡，“抚定珠崖，立

城郭，置井邑”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徐闻成了汉政权与琼郡少数民族展开

军事对抗的前沿阵地，成为南方沿海军事重镇。

平心而论，徐闻军事重镇所起的军事作用起码受两个条件制约：一是琼州海

峡是海鲨出没的海域，是航海禁区，徐闻对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所能够发挥的

军事控制（打击）作用自然要比合浦小。二是徐闻主要局限于对琼发挥军事威慑

作用，加上琼的开发与发展远比交趾、九真、日南落后，其军事行动所体现的经

济利益（价值）较合浦小。

相对而言，合浦的军事战略地位明显比徐闻重要得多。因为汉时岭南设交州

刺史部辖岭南九郡（一说岭南大陆七郡），初治所交趾赢娄县（今越南河内一带），

交趾成为岭南政治中心，顺理成章。西汉元鼎六年（前 111 年）将岭南分设九郡，

交趾、九真两郡是岭南人口最多的，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交趾 92440 户，

746237 人，分别是南海郡（19613 户，94253 人）的 4.6 倍多和 7.9 倍多；九真

35743 户，166013 人，分别比南海郡多 16130 户，71760 人。汉时主要靠人力从

事简单生产劳动，人口数量是考察地区生产力发展与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指标。

我们有理由认为，交趾、九真是汉时岭南经济最发达的郡和经济中心，加上日南



又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北部湾区域成为汉时对外航贸中心，几乎成为中外学

者的共识。由此看来，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对岭南乃至汉朝经济发展与对外经

贸交流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如果这三郡政治上不稳定，其负面影响即使不

是灾难性的，也是相当严重的。而能对这三郡实施有效行政管理和军事控制（打

击）的唯有合浦。因为灵渠和桂门关凿通后，合浦便具有了以下优势：一是与中

原联成一体，交通近便；二是与这三郡距离最近，沿海岸西行很快抵达；三是既

有纵深经济腹地，又是中外货物集散地，能够保证军用物资供应；四是合浦港是

古代天然良港，水深、开阔、平静，利于训练水军。因此，从西汉起到后来各朝

代对交趾等三郡用兵，均以合浦作为军事训练补给基地；对海南用兵也是如此，

汉朝伏波将军马援平定海南叛乱，就是先经合浦才到徐闻再渡琼州海峡作战的。

由此得出结论，徐闻与合浦都是岭南军事重镇，但合浦的战略地位远比徐闻重要。

史籍是智慧储集的宝库，也是国家、民族前进的足迹，它的一个巨大作用就

是为后人提供不容随便改写的科学史料。笔者对合浦与徐闻在中国汉代海上丝路

始发港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比较研究中，严格遵循史籍提供的求真、务实的科学价

值取向，以史籍为依据，从地理条件、古汉墓群、交通条件、军事条件等四方面

进行比较研究，得出合浦在海上丝路始发港中的地位与作用比徐闻更为重要的结

论。在此过程中，笔者深深感悟到，科学研究不容有丝毫的浮躁与不实，更不容

有片面和狭隘的地域历史观，而必须坚持历史的、唯物的观点，以当时社会历史

发展水平作为研究的切人点，才能得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结论。俗话说，历史

是最公正的审判官，其真谛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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